
人人都说青阳公主刁蛮任性，死缠烂打要嫁给纪琅大将军。

他们不知道，和离之后，大将军跪在青阳门前淋了一夜的雨，求她回去……

（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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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木一敲，说的是少年将军纪琅扬名立万；二敲，说的是纪琅将军凯旋归来得青阳长公主青眼；三敲，说的是那青阳
长公主刁蛮任性，硬是要嫁给纪琅将军……

一旁的秋儿越听脸色越绿，一双眼睛偷偷打量着我，声音都开始颤抖了：「长，长公主，那群刁民都是胡说八道的，
您……」

我挥了挥手，将手里那粒花生红色的外皮摩挲掉，扔进了一个海碗里：「纪琅什么时候来？」

我嚣张跋扈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压根就不在乎坊间那些人说的话。唯一能拨动我心弦的，唯有「纪琅」二字。

秋儿看了看日晷：「纪将军应该快下早朝了。」

成婚半年以来，这是纪琅第一次邀我听戏。所以，哪怕是他过了约定的时辰，我也会等。

我低头继续剥花生，直到海碗已经装满了花生粒，我等的人才推开了门帘。

少年弱冠又二，眉眼间凝着寒意。看向我的时候，微微拧了拧眉，眼底那抹不耐烦一闪而过。

要不是我一直紧紧地盯着他，大概也不会觉察出那份掩藏的情绪。

低垂下眼睑，我将那个海碗推了过去。

纪琅以前挑嘴，吃花生总是要把那层红色的外皮去掉。我等了他半个时辰，剥了一大碗，就等着这一刻欢欣鼓舞地递
给他，再说上一句：「夫君，尝尝看。」

我今日花了很久来打扮，点了桃花花钿，用了青黛，抹了绛唇。声音放柔了许多，望向他的时候也学着嬷嬷教的那
样，眼眸含光，欲说还休……

纪琅嗤笑一声，压根没有看我：「让长公主久等了。」

「不久不久。」我看着他挺拔的背脊，嘴角的弧度几乎有些控制不住——鲜衣怒马，翩翩少年郎，这么优秀的男儿，
是我的夫君。

「今日请长公主来，听一场戏。」他坐在雕花木椅上，神色淡淡。

说书人退了场，换上了涂脂抹粉的戏子咿咿呀呀地开唱，开口我便知道纪琅想让我听的是什么。他们演的，是前朝昆
阳公主无所出，最后驸马娶了平妻的事情。

不用秋儿提醒，我也知道此刻自己的脸色有多苍白。身旁坐的是我心悦的少年，他素来不喜我，这我知道。但断没有
想过，他会这般折辱我。

无所出。无所出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他从不曾踏足过我的院子吗？

我低着头，生生将那一口气咽了下去。我不想和他争吵，至少不能在这熙攘的酒楼里争吵，否则传出去了，皇弟又会
找他的麻烦。



台上一曲终了，纪琅低头看向我，语气很冷：「长公主觉得如何？」

「很好看。夫君的邀约让我很欢喜。」我仰着脸，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

大概是没有想到我这般会装傻充愣，纪琅愣了片刻，向来淡漠的眉眼少见地添了一丝呆滞。

好一会儿才冷哼一声，径直拂袖离去。

我沉默地坐在那儿，低头看了看那一碗我精心剥好的花生——他一颗也没有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回去吧。」我伸手撑着八仙桌，才堪堪稳住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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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纪家除了纪琅，还有纪老夫人。几乎是我一回来，她便喊我去了纪家宗祠。

当着纪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她也不喊我跪下，也不让我坐着。我行过礼之后就呆站着，然后听她念念有词，说纪琅年
幼丧父丧兄，十四岁孤身一人入军营，二十岁一战成名……

她说尽了纪琅当初的不易。这些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

纪琅在边疆里摸爬滚打的那些岁月，我都通过书信了解到了。信里的少年满腔骁勇与豪情，细说大漠的血色，甚至是
兵刃刺进肉体的声音。

信的末尾，大概也是觉得这样的东西会吓着深闺的姑娘，又期期艾艾地补了一句「莫怕，我武艺高强，定会护着你
的。」

人常说，见字如面。我默默背出了那句话，我能想象得到，意气风发的少年卸了一身银甲，在烛光下抬笔的时候是何
等的温柔。

如果，那些信，是写给我的就好了。

只可惜，不是。

纪琅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的时候，每一封寄来皇都的信，那些毫不含糊的爱意，都不是属于我这个青阳长公主的。

我只想一想，就觉得心疼得几乎要窒息了一般，胸口发闷，疼得厉害。

太疼了，以至于我的脸色很不好。纪老太太越说越起劲，我却只能模糊听清三个字——无所出。

瞬间反应了过来，我用指甲狠狠掐进手心才克制住语气：「这是母亲的意思，还是夫君的意思？」

利用无所出这件事情，想要纪琅娶平妻。这究竟是谁的主意。是纪家的人，还是纪琅自己？

我心里一片悲凉，却也清醒地知道——就算不是纪琅自己的想法，他把我带去茶楼听那出戏，就足以证明他的态度。

他从来不在乎我。

他是天底下最肆意的少年，以为我绑住了他的一辈子，所以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地伤害我，想要为自己失去的自由和情
爱讨回公道。

片刻的沉默之后，我得到了答案。



纪老太太声色俱厉：「无所出犯了七出里的条例。琅儿没有休了你，已经是你的福分了。现在不过是娶个平妻，你还
想阻拦不成？」

我盯着她那张满脸沟壑的脸看了半天，笑了，越笑声音越大，到后面几乎是控制不住笑出了眼泪。

成婚的半年里，我在纪家伏小做低，于是有些人就真的以为我好欺负。比如说，此刻的纪老太太。

这不行。我爱纪琅，所以他可以欺负我。但是其他人，不能不把我当作一回事。

「纪老太太是不是忘了我是谁？」我扬眉扫了一眼那些牌位，声音更冷，「本宫是大晋的长公主，封号青阳。当今天
子，是我的胞弟。你觉得，我阻拦不了？」

纪老太太脸色铁青，气得以杖敲地，倒竖眉眼：「好好好，既然长公主觉得是我们纪家委屈你了，我这就让纪琅休了
你！」

我这半年里没少讨好她，不过忤逆了这一次，她就干脆和我撕破脸皮。

纪家人的心，都是石头做的。

「纪老夫人若是做得到，便尽管去吧。」我不欲与她多说，只冷下了脸，「纪琅回皇都不过半年，朝堂之上那些巴结
他的人，还存了五分情面是给我青阳长公主的。你掂量清楚！」

「你让谁掂量清楚？」纪琅的声音又急又气，伴着猛烈的推门声，震得纪老太太都是一哆嗦。

纪老太太就像是看见了救星，忙不迭地开始告我的状：「琅儿，你听听，这就是你娶的夫人！」

对上纪琅冷漠的眼神，我没由来地想起了当年他寄来的一封信。

他在信里说，大漠的夜很冷，月亮似弯刀，几乎要直直地捅进人的心窝里。

现在，我在纪琅的眼里看到了那轮弯刀。嗯，果然很冷。

可是，当年他说冷，我扎破了手为他缝了一件冬衣，现在我觉得冷了，却换不回他一个宽慰的眼神。

若当年我不曾动心，现在绝不会如此狼狈。

「长公主是觉得，我纪琅借了你的权势？」纪琅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觉得哪怕我否认了，解释了，他也不会相信我一个字。但我还是决心试一试。

「纪琅你听我说。母亲想让你再娶，但我不……」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纪琅冷漠的声音：「我知道。」

我后面半句哽在喉间，再吐不出半个字。

「母亲与我商量过了，你地位尊贵，纪家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若是不愿意，那便和离吧。」

成亲半年来，他就算对我再怎么不耐烦，也从来不会说出和离二字。

我如遭雷劈，一时之间愣在了那里。

万籁俱静，片刻之后我摇了摇头：「纪琅，你不能与我和离。」



我舍不得。

纪琅冷着一张脸看向我：「说到底不过是惦记我的虎符罢了。好，这个将军的位置，我卸了便是。」

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纪老夫人觉察出不对：「糊涂！将军之位怎么是你说卸任就卸任的？」

纪家熬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指着纪琅重回了世家之席。我知道，老太太舍不得。

纪琅漆黑的眼眸深如一泓深潭，他望着我，像是在等一句话。

「不……」

刚吐出一个字，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要卸任？不要厌恶我？还是，不要和离？

大概是觉得我眼里噙着泪水的样子很可笑，纪琅抿了抿嘴，破天荒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垂下眼眸，甩了甩袖子，走
了。

他走得倒是潇洒，留下我和纪老夫人面面相觑。她冷哼一声，转身要走。

「纪老夫人。」我冷下了脸色，「其他的话我不想多说。你打听打听青阳长公主这五个字吧。再好好想想。」

在纪琅大将军没有回京都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青阳长公主的名号。让我威名远播的，除了皇亲国戚的出身，还有两件
事。

第一件，是抛弃了原本的驸马张子栋，第二件，是强嫁纪琅。

这两件足以成为坊间的笑料，不知道被人编了多少信口雌黄的风月佳事。

人人都在可怜纪琅将军被迫迎娶一个不守妇道的公主……

我与纪琅成亲的那一天，张子栋和林瑶偷偷托人送了一封书信，只有「抱歉」二字。我就着摇曳的烛火，将那封信烧
得干干净净。

这句道歉，我受之有愧。

退一万步来说，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哪怕外人再怎么揣测，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能嫁给纪琅，我是欢喜的。

况且，张子栋和我，半分感情也没有。与其将他和我绑在一起，毁了三个人，不如我出面做这个恶人。只是，我和他
们的计划，半个字也不敢告诉纪琅。

那个提着长枪在边疆浴血搏杀的少年，一封封地将浸着真情的书信送来京都。给的都是林瑶。

只可惜襄王有意，神女无情。

纪琅从小就讨厌我，若是知道那些他像宝贝一样藏着的书信其实都是我写的，他压在高阁妥帖放好的冬衣其实是我缝
的，他满心欢喜想要回来娶的林瑶，是我偷偷设计，让她假死和张子栋双宿双飞的……

我不敢想象纪琅的反应。

杀父掘坟的仇，都没有这样过分吧。

我叹了一口气，转身回了自己的院子。这些年我从来不敢和他说这些。我害怕他真的厌弃我，害怕会被他恨上。

青阳长公主有朝一日也知道了害怕二字，在深夜里每每想到，便独自一人蜷缩着，吃尽了寂寞夜色的苦。



大概是太苦了，我在一身孤寂中沉沉睡去，竟然梦见了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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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是在宫里的赏花宴上，我那时候不过十五岁，在回廊边看见了纪琅。

十六岁的少年坐在矮矮的假山上头，一条腿曲着膝，另一条随意地荡着，反手撑着身子抬头，正在看屋檐上挂着的那
盏琉璃灯。

四下是暗的。琉璃灯明黄色的烛火借着牡丹金纹的罩子映照出暖色，悉数落在他玉刻的脸颊上。大概是听见了动静，
少年居高临下地低头一瞥，那一双凤眸流转出光彩：「你看我作甚？」

声音清清冷冷的，带着三分傲意。

夜风裹着淡淡的花香袭来，吹动少年的广袖。月白的华服下摆顺着风微微动了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瞬间，我的心也跟着动了动。

好容易咽下口唾沫，我振振有词：「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都是傲气的人，断没有会让自己吃亏的道理。于是我和十六岁的纪琅就这样，一个坐在假山上，一个站在假山下，你
一言我一语地争斗起来。

说来可笑，我这样背不出诗文的人，到现在为止还将那场幼稚的口角记得清清楚楚，一句都没有忘记。

也就始终记得纪琅最后冷哼的那一句——半分姑娘的模样也没有，谁若是娶了你，必然是要日日争吵，家宅不宁的。

他说错了。

娶了我这半年，他几乎没有和我说过话，哪儿来的日日争吵呢？

但经过这一次莫名其妙的争吵，我和他算是结下了梁子。之后每月的斗文会上，他一个武将之后竟然也次次参加，回
回只为了挑我的刺。

真是小气至极的男人。

我那时候还以为他这是在用另一种方法引起我的注意。直到我发现——他对另一个女子有多么的体贴。

林瑶是我的伴读。世家小姐里头，她不算是家世最好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与她交好。毕竟她真的是一个温婉的女
子，我这样粗鲁的人，在她面前都不愿意大声。

所以，纪琅的眼神动辄黏在她的身上，甚至好几次为了看她忘了与我拌嘴的事情，我其实是能够理解的。

但所谓人世，最最可怕最最寻常的，便是『无常』二字。

不过两年的时光，纪老将军和纪家长子都战死沙场。

一夕之间，纪琅从京都小霸王变成了纪家的独苗。更可怕的是，那根独苗还想不开，非要上战场。

当时皇弟已经登了帝位，我也是那人人敬仰的长公主了。听到消息冲到殿前的时候，我气都没有喘匀就发号施令：
「不许让纪琅上战场！」

我那皇帝弟弟笑着看着我，然后问了一句：「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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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让他去尝边塞的苦，舍不得他十八岁便要担负起整个纪家……

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我毕竟还是个小姑娘，脸皮薄得很。

于是，我挤出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话：「我要他在宫里陪我解闷！」

不是这样的，我想说的不是这一句！

我骤然从梦里惊醒，背后已经汗涔涔一片，风一吹，冻得人心都是凉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句话说出口之后，纪琅从屏风后走了出来，他脸色铁青，似乎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他泛着冷意的目光扫了我一眼：「长公主把我当解闷的小玩意，我却更愿意征战边疆，马革裹尸。」

我第一反应是不想让他说那句晦气话，然后才反应过来他生气了。

这一个犹豫，便忘了要解释。

直到纪琅拂袖离开了，我才回过神来想起要辩解：「我不是故意的。」

皇弟不知为何叹了一口气：「皇姐，朕已经允了。纪家军不能无人带领。」

是了，纪家满门英烈，骨子里流着武将的血。我劝不住纪琅，我只会惹他生气而已。

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

纪琅走了之后，我费尽心思想要拿到边疆的情报，妄图在那里寻得我心仪少年的只言片语。

这样的苦日子持续了两个月，我握着拼凑出来的一点儿微薄的消息沾沾自喜的时候，林瑶一脸不知所措找到了我：
「长公主，怎么办？」

我看着她拿出来的那封暗色的信封，上面是好看的正楷，只瞧见落款，我的眼睛就克制不住地红了——纪家二子纪
琅。

是纪琅写给林瑶的书信。

在我像个傻子一样努力推敲他过得好不好的时候，他给林瑶写了一封信。

林瑶叹了一口气问我：「这心意我回不起，长公主，你想个法子帮我断了吧。」

我捏着那封信，像是握住了少年火热滚烫的心——烫得我指尖发痛，连心也是痛的。

我明明清楚，纪琅温柔的眼神并不属于我，却还是捏得紧紧的，没有松手。

信里是一笔一画都无比珍重。他说了自己的近况，说了自己的抱负。最后一句——若是你不嫌麻烦，能否许我每月寄
一封信过来。京都的念想，我不愿断了。

斟酌的字句里，都是小心翼翼。我从没有见过这般谨小慎微的纪琅。想来人在心悦之人面前，都是这般胆怯吧。

那个晚上，我捏着那封信，盯着跳动的红烛一夜未眠。话本里说的剜心之痛，我终于体会到了。

只是，我并没有想该怎样耍手段抢回纪琅，也没有想是否要顺水推舟死了纪琅的那份心。我只是在想，该如何回信。

我舍不得纪琅难过，舍不得他像我一样，悄悄爱上一个人却得不到回音。



于是，在天光乍破的时候，我磨了墨，提起左手，歪歪扭扭地用林瑶的口吻给纪琅回了一封信。信里只说因为不小心
伤了右手，所以暂时用左手代替。

想到这儿，我举起左手，借着透进来的点点月光，揉了揉眼角。

我用左手给纪琅写字，写了四年。练出了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

人都说『见字如面』。我看着他从军营里谁都不服的新兵长成了说一不二的将军。他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骄傲的少
年郎。

我和张子栋的婚约被我一拖再拖，为了避开张首辅那个老匹夫的催促，我甚至开始装病。而张子栋就是在进宫看我的
时候，撞见了刚从我宫里出去的林瑶。

我没有那么幸运，全然不知道两情相悦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两个跪在我面前承认私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纪琅要是知道了，该有多伤心。

想到少年可能会失落，眼眶会泛红。我心里就揪着疼。

不舍得他疼，也不舍得做那棒打鸳鸯的人……最后疼的就只有我自己了。

我甩了甩手，就着将白的天色开始思索起明日早膳该吃些什么。

4

我没有想到，纪琅会来陪我一起吃早膳。他的衣袍是脏的，神色晦涩难明。看起来，竟然和我这个一宿没睡的人一
样，精神很差。

纪琅声音有些哑，却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温柔：「京都新开了一家醉香楼，长公主……夫人可想去尝尝？」

我惊得一抖，手里的糕点落在了地上。他从来没有叫过我夫人，今天这是怎么了？

惊疑之下，我撞见他眼底的那一点凉意。

但是我舍不得拆穿这一点儿脉脉的温情，于是扬了笑脸回应过：「好。」

我不知道他昨晚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让软了姿态出现在我面前。

但只要他说，我都可以应一声『好』。

醉香楼的饭菜真好吃，桂花糕真甜啊，甜到了我的心底里。

大概是酒酿喝得有些多了，我的头有些晕乎乎的，连带着眼前的纪琅也变得模糊不清。

酒壮怂人胆，我半阖着眼睛，装作不经意地往纪琅身上靠。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若是他不扶住我，我就倒在椅子
上。

出乎意料，我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纪琅抱住了我，虽然动作僵硬，但他的身体很温暖。

我似醒非醒地赖在他的怀里，眼神虚虚地看着桌上的白玉杯。

那杯子真好看，那酒壶也好看……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欢喜，因为，我此刻躺在我最喜欢的少年的怀里。



就在我暗暗想着，回去之后要把这间屋子买下来的时候，纪琅突然附在我耳边，问了一句：「当年，林瑶是怎么死
的？」

声音低沉，甚至带着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

我那些欢喜的心思突然就全部消失了。

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我沉沉地闭上眼睛。快点儿睡吧，睡过去了就好了。醒来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个晚上可以供
我珍藏。

纪琅全然不知道我那点儿可怜的心思，毕竟他的目的就是灌醉我，话语里甚至带上了试探：「一年前林瑶病重，你去
看望过几次，我要回来的半月前，她，她便去世了。是不是你做的？」

是不是你做的？

这六个字比我听过的一切诘问指责都要来的可怕。我原以为那一晚用林瑶的口吻给他回信，就已经尝尽了情爱的苦
头，没有想到还有比那更苦的。

青阳长公主不该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我猜他其实心中早就生疑了，按捺性子与我委以虚蛇这么久，就是想要查清楚林家庶女林瑶的死因。

我知道，林瑶诈死的这件事我安排得不够妥当，但是我没有办法。

纪琅当时在信上说再有一个月就要回来，甚至欢欢喜喜的准备好要去林家下聘。我迫不得已，才将林瑶的「死期」提
前了。

张子栋和林瑶两个临走时笑着向我道谢。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世间的女子，在被爱时，大概是最好看的时候。我
发自内心的羡慕。

而我，连个怀抱都是假的。

嗤笑一声，我干脆撑起了身子，踉跄着坐到了纪琅的对面，借着那七分的酒意，把那些不敢说的话，都吐个干净：
「纪琅，你心悦林瑶对不对？」

大概是惊愕于我并没有醉，他愣了一会儿才硬邦邦甩下一句：「是。」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问这一句，为什么要亲手把那根梗在我心头的刺拔出来，递给纪琅，让他有机会再伤我
一次。

我真傻。傻透了。

模糊了我双眼的，除了醉意，还有温热的液体。我沉思了片刻，冲他摇摇头：「林瑶死了，不是我做的。」

我到底还是骗了他。林瑶已经和张子栋双宿双飞了。就算他真的找到了人又能如何呢？只是徒增一个伤心人罢了。

纪琅脸色沉了下来：「青阳长公主，我讨厌别人骗我。」

我知道，所以我用左手苦练林瑶的笔迹来给你写信的这件事，会烂在肚子里，死也不会说出去。

我到底是低估了纪琅的执着。三日之后，坊间传遍了他与林家长女林菁的事情，说得有板有眼的。而我，拿到了一封
和离书。

真可笑，林瑶他娶不到了，他就娶林瑶的妹妹林菁。哪怕是退而求其次，他都没有想过我。



我不是没有闹过，但是纪琅的侍卫们将我困在别院里，半步都迈不出去。

他如今出息了，连长公主都敢软禁，真是好样的。

娶亲的事情估计已经定下来了，到处都是红色的绸带，看起来很是气派。我盯着那红色的灯笼，百无聊赖地想：坊间
又该有新的故事了。比如长公主失宠，再比如纪琅与那林菁是多么好的一对佳偶……

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我看着那些拔剑拦我的侍卫们，蹲在院子门口，笑着笑着就哭了。

我悍妒的名声太盛，他终究是害怕的。于是在娶亲的事情尚未有定论的时候，林菁来见了我一面——她是来威胁我
的。

林瑶假死的事情，书信的事情林菁全部都知道。都是女子，如何会不知道我那点儿昭然若揭的心思。

于是林菁笑盈盈地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纪琅娶她做平妻，这些事情她就不会跟纪琅透露半个字。

按照我的性子，应该是要跳起来甩她两个巴掌冷笑一声「你做梦」才能泄愤的。但我累了，真的很累很累了。

从被纪琅试探之后开始，我的四肢一直是凉的。大概是因为，心尖尖上的那点儿跳动的爱慕变凉了。

我颔首：「你要什么都行。」

纪琅本来就不是我的，纪家夫人这个位置，也不属于我。

我只求他喜欢我。可求而不得本就是世间常事。我得看开。

皇弟劝了我这么久，这半年里我撞碎了南墙，也终于开始知道痛了。

林菁离开我院子没过半个时辰，纪琅也来了。

我一直期盼他能进我的院子，这样我就可以拉着他介绍这些耗费了我心血的花草，告诉他哪里是我看书的地方，哪支
毛笔我用得最顺手……

可时过境迁，现在看见他，我只想告诉他：「纪琅你放心，我不会拦着你娶妻的。」

少年淡漠的脸色突然一震，眼底浮出一层愠色：「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我没把他古怪的语气放在心上，颔首道：「恩，你把和离书给我吧。」

这两句话其实我想了很久，在脑海里演过很多遍了。毕竟喜欢过一场，我还是想和纪琅有一个好聚好散的结局。

我没想到纪琅突然暴起，他伸手掀翻了桌案，我的笔墨纸砚散了一地。

他像是气急了，吐出的话又狠又快：「和离书自然会给。但是，我要先确定长公主没有做那腌臜事才行。」

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明白了，纪琅根本没相信过我。他认定了林瑶的死和我脱不了干系。

哀莫大于心死。我真切地品味到了这句话的意思，轻声笑了起来。我想起了林瑶和张子栋当年离开时脸上的笑容。

我也好想能够那样牵着心爱之人的手，不管去哪儿，总归是喜悦的。

不会像我现在这样，只是因为心仪一个人，坊间的名声也坏了，那点儿快乐和骄傲也没了。

嫁给纪琅的这半年，我太苦了。



当天我便离开了纪府。

我是身份尊贵的长公主，身边多的是可供差遣的暗卫。我的身份摆在这儿，若是真的想走，纪琅的那几个侍卫怎么可
能拦得住我？

是我自己把软肋亮给纪琅。

痛也是我活该。

面见皇上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了小皇帝眼底的慌乱。他支支吾吾：「皇姐，纪将军用战功请婚，我逼不得已才答应
的。」

我说我知道。

从头到尾，我都知道纪琅的这颗心没有放在我身上。

过去是我要强求，现在我求而不得，放弃了。

我跪在地上没有起身，态度恭敬：「我来，是求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和离书。我和纪琅的恩怨纠葛，到此为止了。第二样是守陵的诏书。

青阳长公主自知品行不端，脾气顽劣。与纪将军和离之后，自请去守皇陵，再不踏足皇城半步。

我别无所求，只想体面地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两道诏书同一时间下到了将军府。我也在同一时间坐上马车离开了。

我走的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枝头的花跟着风落了一地，铺满我去时的路。

5（纪琅篇）

我和青阳长公主向来关系不好。

我没有见过她这样任性的女子，像是世间最张扬的红色，从来不管旁人如何，自己艳丽又灼热地盛放。

相比之下，还是林瑶更符合我对未来夫人的期待。

我那时走马习武，心里装了太多事情，也就没有仔细琢磨自己到底是什么想法。

直到那一天，纪家没落，我红着眼，求皇上让我上战场。隔着屏风，我听见青阳的声音。她气急败坏地说不准我去，
理由居然是，我应该在宫里陪她解闷。

解闷，她把我当什么？玩物吗？

我天生傲骨，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

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愤怒。是因为这句话，还是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她。

总之，我咬牙上了战场。

边疆的月可真冷。战马扬起的尘沙也是冷的。我穿着玄甲，一开始整夜整夜都无法入眠。一闭眼就是血淋淋的战场和
淬着寒光的刀光剑影。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于是，我往皇城里写了一封信。

其实，这封不痛不痒的书信，我写了两遍。

第一遍，信封的落笔是青阳长公主收。但我回过神来之后，想起那天大殿上她的那句话，又咬牙撕碎了信封，换上了
林瑶的名字。

如果那个时候我遵循本心，将那封书信给了青阳。现在就不会孤身一人独坐寒夜，夜夜被孤独和悔恨搅得无法入眠。

年少骄傲太甚，总想着试探，想着让对方先低头。少年意气，脊骨都是硬的，倔强不愿弯腰。

和林瑶在书信里越聊越愉快，那一封封包含关切的书信敲打着孤单的心。

那些信写得太好了。见字如面，我爱上了写信的人。

于是就以为自己爱上的是林瑶。

战场上生死一线的时候，我以为那份我对信中的牵挂便是爱。我自顾自地许下承诺，我爱林瑶，我要娶她。

原来，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错在太过骄傲，错在醒悟得太晚。

那一日我收到了皇帝两道诏书时，闯进了她的房间。

奇怪的是，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带走，我却觉得到处都是空的。

我甚至追到了宫里，想要见她一面。

但是皇帝拦下了我，问了我一句：「见到了又能如何？」

能如何？

这三个字难住了我。停了好一会儿，我才咬着牙，公事公办地说：「要找到青阳长公主，问问林瑶的事。」

我一定是疯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这句是假的，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但我心里实在是太慌了，就像是知道，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我极力伸手，也挽留不住。

那天我和小皇帝打了一架。

他的拳脚功夫比不上我，但我还是挨了他两拳。

因为他咬牙切齿地告诉我，青阳的愿望是这辈子和我不再相见。

我失魂落魄地回去，看见满屋的红色，突然想起那一年娶青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红色。

她穿着红嫁衣，在烛光摇曳里，美得惊动心魄。眼睛亮得像是星星落进一池水里。

那晚我本来满腹怨怼，却也在那样一双含着笑意的秋水剪瞳里放慢了呼吸。

我晃了晃脑袋，告诉自己不要多想。告诉自己，青阳那种任性刁蛮的脾气，和离正合我意。

但是，我本来也没想和林菁成婚。我只是利用她找林瑶。这段时间我百般探寻，可以确定林瑶还活着。



我回来的时候，坊间沸沸扬扬传的是青阳长公主偷偷杀了原本的驸马和林家长女林瑶。

我本能地不相信，但是「三人成虎」，谣言越传越烈，我真的动摇过，疑心青阳会伤害林瑶。

青阳离开我的第三天，我找到了林菁和林瑶联系的蛛丝马迹，取消了荒诞的婚事，找到了「已经病死」的林瑶。

也找到了真相。

退婚的时候，林菁通红着眼，像是诅咒，又像是预言，她说：「纪琅，这辈子你一定会痛失所爱，孤独终老。」

一语成谶。

我看着林瑶靠在张子栋的身边。她微微拧眉，面上是一片坦荡的无情。她告诉我，当年的书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回
复我，全部都转交给了青阳。

她向我描述，青阳是如何满眼雀跃，用左手回复我的来信。字斟句酌的样子，比当年回答太傅的提问还要认真。

我听着听着，手指扣进了掌心，喉间一片腥甜，吐出一口鲜血。

我自以为是在寻找心上人，原来，心上人便是眼前人。

就是我刻意漠视了许久的青阳。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满脑子都是和青阳大婚那天，她那双漂亮的眼眸。

自她离开时候，心底那份空空落落的刺痛究竟为何，我总算有了答案。

6（青阳篇）

我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纪琅。

准确地说，是听见他的声音。

他执拗地站在皇陵的入口，打斗声混着他喊我名字的声音。他的声音都哑了，听上又干又痛。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找我，但我知道他身手不凡。

那些侍卫何其无辜。我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推门出去了。

「纪将军。」我淡淡看着他。注意到他凌乱的衣衫和身上浅浅的刀伤。

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狼狈。

他站在那里，表情有些奇怪。像是有千言万语哽在喉间。他只吐出一个字就红了眼眶：「青阳，我，我找到林瑶
了。」

看来他什么都知道了。

我瞬间明白了纪琅眼底的那份悲伤的由来。我以为他是因为知道心上人另有所爱才这般颓废。没想到他一开口，说的
是另一件事。

他声音沙哑，一双眼睛悲切地看着我，向我伸出手：「书信的事，为何不告诉我？」



很奇怪，以前光是在信里得知他受了点儿皮外伤，我都会心疼不已，现在看着他那副悲伤至极的模样，我的心竟然没
有起一丝波澜。我老老实实地垂下眼：「书信之事，是我欺瞒在先。我向纪将军赔不是。」

这句话，我说的情真意切。

我没有想到，我这句话一说出来，纪琅就像被抽掉了最后一根骨头似的，他明明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却像有什么东西
彻底垮了。

他红着眼眶，声音在风里破碎得不成样子：「不是，不是你的错……是我认错了。子雎，你跟我回家好吗……」

我的闺名叫子雎。取自「关关雎鸠」之意。

纪琅的这一声子雎，让我突然有些恍惚。

那个时候在书院，太傅最头疼的就是我和纪琅。我是出了名的混不吝，纪琅很聪慧，可每每碰上我就会理智全无。我
们两个几乎是一见面就斗嘴，把整个书院闹得鸡飞狗跳。

但每次太傅罚我，纪琅总会跳出来替我担下所有的板子。

那一次他手掌心都被打红了，他养伤的那几天，抄书的任务都是我替他完成的。

纪琅厚颜无耻地举着受伤的手，一边看我替他抄书，一边美滋滋地使唤我做事：「子雎，我渴了……子雎，我饿
了……」

现在想来，我和他，不是没有好日子可以回味的。

至少，在他上阵之前，在我没有因为害羞说出那句贬低他的话之前，我和纪琅也是人人艳羡的青梅竹马啊。

少时的相伴，后来的分别，最后的猜疑和冷淡……

我声音有些发酸：「纪琅，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没有看错，纪琅哭了。

那一年纪家男丁几乎尽数战死疆场的时候，他赤红着眼睛，咬烂了唇瓣都没有落下一颗眼泪。

现在，他静静地站在皇陵门口看着我。脸色苍白而颓败：「子雎，我错了。原谅我好不好？我，我是心悦你的。」

我瞪圆了眼睛，

「纪琅，你在说什么？」

我只觉得他这话说得可笑。

「成亲那晚，我满心欢喜，等到的是你拂袖离去。夜晚真的太冷了，你可知道我拽着盖头枯坐了一夜，眼看着红烛燃
尽？」

「入宫省亲那天，你查到了林瑶的蛛丝马迹，半路扔下我走了。我一个人回宫，还要挤出笑脸来替你找借口。你可
知，御花园主路青石板有三千六百二十一块。那是我一个人闲逛的时候，一块一块地数出来的。」

「成亲这么久，你从没有正眼瞧过我。你不是不知道我在纪府被刁难，你只是不在意。你可知，若不是我真心实意地
把自己当纪家夫人，我断不会受这种后院之气。」



「纪琅，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等到我以为此生无望，等到我凉了这一片真心。若这便是你口中的喜欢，
我恐怕无福消受。」

奇怪，我每说一句，纪琅的背脊似乎就矮上一分。到后面，他已经彻底垮掉了。

他淌着眼泪，苍白着脸，颤巍巍地伸出手想要拉住我，但又像是害怕我消失一样，举在半空再没有动静：「我错了，
子雎，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子雎，你别扔下我……」

「不好。」我面无表情，往后退了一步，「纪琅，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哪怕是百年以后下了九泉，我们也别见面
了。」

门合上的最后一刻，我听见纪琅的嘶吼：「子雎！」

我没有再理会。当时年少，我冲着耳朵红红的纪琅高声喊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只不过，我认了。

求之不得。便算了。

7（纪琅篇）

我以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只等我「浪子回头」。那是我平生纵马最狼狈的一次。我的手掌心被缰绳磨得通红，发髻都
有些松散。

但这一次，我没有赢。

马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这些年青阳消耗的那片真心。

在皇陵她无悲无喜地喊我一声纪将军的时候，我就知道，为时已晚。

我跪在地上，想告诉她我所有的心事，我所有的悔恨。

但我想说的太多了，千言万语哽在喉间，最后只剩下那一颗她不再在意的真心。

她问我，我们两个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万箭穿心也不过如此。

是啊。为什么？

如果我能早一点儿看懂她别扭的心思，早一点儿分清楚什么是欣赏什么是喜欢……我们中间就不会隔了这么多再也无法
回头的岁月。

我在那里跪了两天，她再也没有出现。后来还是小皇帝派人，把我给拖了起来。

他气急败坏指着我鼻子骂：「纪琅，你想耍苦肉计也别在这里，碍了我皇姐的眼睛！」

我的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了，只能摇头。

我没想用苦肉计。我只是想到这里是皇陵，想求一求他们，也求一求满天神佛。

保佑子雎这辈子平安顺遂，长命百岁。



也求一求他们，下辈子还能让我遇见子雎。

真可笑，我在战场上杀敌无数，从来没有信过这些，但现在是发自内心地相求。这辈子子雎不会再给我机会，我只求
还有来世。

我对小皇帝说：「现在海晏河清，我自愿交出兵符，只求陛下恩准，让我在这里守着。」

小皇帝拧眉：「皇姐不会再见你。」

「我知道。」嗓子里腥甜的味道越来越重，我面无表情，「我就在这附近守着，绝不会逾越半步。」

能这样守着她，就很好。

过去我让她一个人，挨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望的夜晚，尝尽了等待的苦。

现在换我来等。

小皇帝沉默半晌，允了。只是到底还有些不甘心，狠狠扔下一句：「你之前不爱皇姐，现在又何苦惺惺作态。」

我得了应允，苦笑一声，倒在地上。

我怎么会不爱她？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她和我在书院斗嘴时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生动的表情。

也记得她嫁给我之后，那双越来越落寞的眼睛。

犹记得，当时初见青衫薄，满堂红袖招。正是肆意妄为的时候，美人和美景太多，也就全然忘了赏花宴时候，我坐在
假山上低头的一瞬间对上子雎时，心里的那份悸动。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我这一生，活该落寞一辈子。

若干年以后，坊间依旧不缺听故事的人。

人人都说，青阳长公主的一生是如何的传奇。十七岁弃了原驸马张子栋，后来又和纪将军和离自请去守皇陵，再无音
讯。而纪将军自和离之后，也再没有娶过，卸了兵权，不知所踪了。

他们提起便是啧啧称奇，只有我知道，这其中是怎样的曲折，也只有我知道，青阳长公主这传奇的一生里，爱过一个
自以为是的傻子，之后又被那个傻子消磨掉了所有的爱意。

我就是那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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